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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到
無
字
碑
，
人
們
自
然
會
想
到
武
則
天
的
無
字
碑
。
立
於
乾
陵
的
無

字
碑
，
無
論
是
寓
文
字
不
足
以
表
達
之
意
，
還
是
意
在
是
非
留
與
後
人
評
說

，
或
更
有
其
他
用
意
，
都
算
是
女
皇
大
異
於
常
人
一
個
創
意
。
本
人
遊
乾
陵

時
見
過
那
無
字
碑
，
切
實
給
人
一
種
與
眾
不
同
的
感
覺
。
而
在
太
行
山
台
壁

關
帝
廟
，
也
有
一
座
無
字
碑
，
其
用
意
與
武
則
天
無
字
碑
又
迥
不
相
同
。

先
交
代
一
下
台
壁
關
帝
廟
。
台
壁
，
是
山
西
黎
城
縣
停
河
鋪
鄉
一
個
自

然
村
，
一
個
歷
史
悠
久
的
古
村
。
僅
史
書
所
載
東
晉
兩
燕
台
壁
之
戰
，
距
今

已
一
千
六
百
多
年
了
。
台
壁
村
西
舊
有
一
個
規
模
很
大
的
千
年
古
廟
群
，
有

聖
母
宮
、
文
昌
閣
、
藥
王
廟
、
老
佛
殿
、
土
地
廟
、
全
神

閣
等
多
座
廟
宇
，
巍
巍
關
帝
廟
居
其
中
心
。
古
廟
群
經
一

千
數
百
年
間
多
次
戰
火
而
得
完
好
保
留
，
也
算
人
間
奇
迹

，
由
此
足
可
見
山
區
百
姓
對
古
聖
人
和
神
祇
是
何
等
崇
敬

。
孰
料
半
個
多
世
紀
前
古
廟
群
卻
毀
於
一
旦
。
一
九
四
七

年
，
共
產
黨
在
太
行
老
區
發
動
群
眾
進
行
土
改
、
破
除
迷

信
，
台
壁
古
廟
不
幸
悉
被
拆
毀
，
古
木
亦
遭
砍
伐
。

關
帝
廟
被
毀
後
，
惟
一
所
留
之
物
，
是
一
通
清
代
之

碑
，
因
巨
石
可
資
利
用
，
而
砌
在
了
戲
樓
台
口
。
雖
如
此

，
﹁文
化
大
革
命
﹂
時
造
反
派
也
還
是
不
肯
放
過
，
更
將

碑
文
鏨
之
殆
盡
，
已
辨
認
不
出
幾
個
字
了
。

今
年
，
台
壁
關
帝
廟
於
原
址
重

建
。
《
重
修
關
聖
帝
廟
記
》
碑
，
係

該
村
崔
河
勝
所
撰
，
記
其
事
甚
詳
，

文
筆
亦
極
佳
，
遠
勝
於
六
朝
故
都
南

京
的
﹁鍾
山
碑
文
﹂
。
﹁不
敢
隱
惡

於
史
，
亦
不
憚
揚
善
於
微
，
直
書
以

為
信
也
。
﹂
重
修
之
緣
由
，
是
感
於

﹁當
今
之
世
，
風
俗
澆
薄
，
人
心
浮

囂
，
幾
不
識
忠
孝
禮
義
為
何
物
﹂
，

而
欲
﹁挽
世
風
於
既
頹
，
拔
人
心
於
不
墜
，
續
忠
義
之
脈

，
延
禮
孝
之
風
﹂
。
重
修
之
事
，
由
崔
枝
勝
老
人
首
倡
並

捐
資
籌
劃
，
村
中
襄
助
，
眾
人
合
力
，
在
外
的
王
充
善
等

亦
大
力
支
持
，
數
月
而
得
建
成
。
﹁廟
周
二
十
六
丈
四
尺

，
建
殿
宇
凡
十
五
楹
，
垂
花
山
門
一
座
，
彩
塑
神
像
五
尊

，
金
碧
相
輝
，
丹
青
互
映
，
成
一
時
之
輪
奐
矣
。
﹂
一
個

並
不
富
裕
的
山
村
，
能
如
此
重
視
傳
統
美
德
，
敬
重
關
帝

之
忠
義
，
而
有
如
此
氣
魄
，
殊
令
人
感
。

關
帝
廟
楹
聯
，
也
與
各
地
關
帝
廟
爭
相
出
新
以
盛
讚

武
聖
之
聯
不
同
，
而
切
山
村
重
修
關
廟
以
祀
武
聖
事
，
所

謂
﹁按
切
耳
地
、
移
易
他
處
不
得
﹂
，
聯
為
：
﹁禮
失
而
求
諸
野
，
古
村
共

祀
千
秋
忠
義
；
廟
隳
乃
重
與
新
，
神
武
長
教
闔
里
平
安
。
﹂
﹁禮
失
而
求
諸

野
、
廟
隳
乃
重
與
新
﹂
，
無
疑
傳
遞
了
迥
異
於
大
環
境
大
氣
候
的
一
種
民
間

的
嚮
往
和
風
尚
，
頗
堪
玩
味
。

作
為
關
帝
廟
舊
物
的
那
通
清
碑
，
雖
已
不
成
其
碑
，
還
是
從
戲
樓
台
口

移
回
了
新
廟
。
《
重
修
關
聖
帝
廟
記
》
稱
：
﹁該
碑
現
已
移
回
新
廟
，
庶
幾

作
無
字
碑
觀
之
，
亦
復
鑒
戒
於
後
人
。
﹂
讀
之
更
是
令
人
多
感
。
此
無
字
碑

之
用
意
，
應
比
武
則
天
無
字
碑
更
富
實
在
意
義
。

我推薦大家去看一
看馬軍勝的 「局長信箱
」。馬軍勝是誰？中國
國家郵政局之局長。上
個月我由香港寄去北京
的一張集郵明信片 「消

失」了。當我懷着攝氏零度的希望，準備給
北京郵政部門寫信查詢時，在網上看到國家
郵政局開設的 「局長信箱」，頓時感到一道
溫暖的陽光照在冰涼的希望上，讓我想起溫
總理講的：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不過
，看了信箱中三百八十九起投訴的來信與回
覆之後，希望的溫度立即降回冰點。我從信
箱中摘錄了幾段：

來自廣東的投訴： 「我有二十二個（郵）
件丟了，從二○一一年十二月到現在的二○
一二年三月一直無人理會……這兩個（熱線）
電話是設置好看的嗎？打了 N 個都是等待
等待。」 局長在今年四月二十日回覆： 「郵
件已查無下落……賠付給三千元，申訴人已
滿意賠償金額，無意見。」 折騰了四個月，
打了 N 次電話，吃了 「死貓」還要強迫自
己說 「滿意」、 「無意見」……得到這份賠
償容易嗎？

來自內蒙古的投訴： 「由海拉爾發往天津的快件牛肉
乾十七公斤在到達目的地處發現物品缺失……少了兩公斤
牛肉乾……我們想知道有沒有一個地方給消費者一個公道
。」 局長回覆： 「因此件由收件客戶本人簽收，不做賠償
。」 有這麼護短的領導，老百姓的郵包安全不了。來自遼
寧的控訴： 「快遞人員沒有按照正常流程讓接件人簽收，
直接將包裹丟在門口離去，導致包裹內香水（瓶）粉碎
……快遞公司說沒有任何責任，可以郵寄香水但是有破損
與郵遞公司無關。」 局長回覆： 「申訴人聲稱價值八百五
十元……賠償五倍運費並免除本次服務費共九十元……申
訴人對處理結果表示不滿意。已告知通過法律途徑維權。
」 這是尊重法律，還是推卸責任的一句冠冕堂皇的用詞？
乾脆挑明了說：如果申訴人無能力打官司，那麼下次寄香
水瓶，先在門口地上鋪上三層海綿吧。

來自雲南的上訴： 「丟失的東西是我花了一萬六千元
買的，怎麼只賠一百多元？他們說沒有保價……郵局的工
作人員告訴我，如果不保價，當郵件過安檢的時候，他們
就能看見裡面的東西。如果值錢，他們就會拿走了。」 面
對申訴人指控郵局人員監守自盜，局長回覆： 「確認郵件
已丟失……賠償三倍郵費即六十三元……申訴人對處理不
滿意，建議其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問題。」 倘若老百姓能有
「其他途徑」 ，還費事找局長嗎？局長的職責不是 「確認

郵件已丟失」 ，而是向人民確認郵遞服務可靠。
來自山東的求訴： 「二十一天過去了，對方至今沒有

收到……（此郵件）關係着很多事和人的命運！希望馬局
長及您的相關工作人員能及時處理一下這件事！在此，我
代表我們監區所有獄警向您及您的工作人員致敬！」 局長
回覆： 「該郵件已確定為丟失……申訴人對處理結果不滿
意……謝謝對我們工作的信任與支持！」 把郵件丟了，把
別人的命運耽誤了，還在那兒說 「謝謝信任」 ，自我感覺
咋那麼好呢？

郵政局敢把醜事放在陽光下的勇氣令人佩服，但更令
人 「佩服」的是，投訴量不跌反升，今年的數字比去年同
期有成倍的增加。根據國家郵政局公布的資料，今年一至
五月受理的申訴已有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五宗，其中丟失及
損毀的郵件有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四件──平均每天丟失損
毀七十九件。咱國家能把載人飛船那麼大的 「包裹」精確
地送上太空軌道，怎麼仍不能把一封信平安地送到老百姓
家？

夏季到荷蘭，在大
街小巷，看到一種怪現
象，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聚在小食攤，用指尖
捏住一種魚的尾巴，而
後高高舉起，仰起脖子

，大口吞嚥。朋友告訴我，他們是在品嘗荷蘭
的傳統美食鯡魚。

禁不住這種舉動的誘惑，我決定品嘗一下
這種荷蘭美味。我們在一個小攤旁坐定，得知
我來自中國，攤主熱情地過來招呼。他幫我們
挑選了四條鮮活的鯡魚，只見這些鯡魚個頭不
過十來厘米，大約兩三個手指頭粗細，通體銀
色，長有一個柔軟且無刺的背鰭。

朋友說，鯡魚看上去不起眼，但它脂肪含

量很高，通常能達到百分之十八，並且體內含
有豐富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而魚骨中的鈣和
礦物鹽，都對於人體健康非常有幫助。

選好了鯡魚，我好奇地隨着攤主去看鯡魚
的做法。其實鯡魚的做法並不複雜，只見廚師
抓過一條鯡魚，一刀下去剖開魚肚，去掉內臟
和魚頭，再配上切碎的洋葱，就可以吃了。

荷蘭鯡魚的價格並不昂貴，六條鯡魚只需
要十二歐元。我已是急不可待，學着荷蘭人，
用指尖捏起一條鯡魚魚尾，高仰脖子，把鯡魚
哽嚥下去。那絲般柔滑的感受從指尖傳遞到舌
尖，而後再滑過喉嚨吞嚥下肚，中和洋葱刺激
氣味而形成的獨特味感殘留唇齒間，那感覺非
常美妙。

據說，荷蘭鯡魚的這種做法還是在一千多

年前傳下來的。在過去那個科技不甚發達的年
代，鯡魚的保鮮是個很大的問題。十四世紀，
有個叫威廉‧布克爾松的荷蘭人發明了 「一刀
切」的鯡魚處理方法。其特殊之處在於，只切
除魚的魚鰓和部分食道，消除了鯡魚的所有苦
味，但魚的肝臟和胰腺仍然留在魚的體內，因
為在醃製過程中，這些部分可以釋放一種特殊
的酶而產生獨特的風味。再用鹽水醃漬，鯡魚
就能夠保存長達一年的時間。

如今，科技的進步已經讓鯡魚的捕撈和保
鮮以及貿易都極為便利，但鯡魚的吃法似乎千
百年來都沒有變過。人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
感覺到它的光滑、柔軟和美味，才能真正感覺
到，它融化在你的嘴裡。

我來到了海邊。
一條竭色的長長的堤岸

橫貫眼前。寂靜安謐此刻溫
馨地籠罩着大海。

我似乎聽到了一個聲音
。聲音的源頭來自海的深處
。這聲音裡夾着舒散在空氣

中淡淡的海水的腥味。柔軟而帶有光暈的海水，懶
洋洋地從海的深處湧起，緩緩托起一條微微起伏的
大浪，無痕無蹟地湧向岸邊，發出了輕微的沙沙響
聲。這聲音聽起來像螃蟹吐沫似的。

這聲音在岸邊響起，又在岸邊消失。長長的海
浪漫上灘塗，濺起細碎白色的浪花，瞬間又退回到
海裡。

海，似乎昨夜沒有睡好，此刻睡意未消，紓緩
而深沉地呼吸着。偶而濺起的浪花，像少女閃動的
眼睛。這使我想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筆下描繪的舞
女薰子的眼睛。他寫道：她那雙嬌美閃動着的、亮
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珠，是她全身最動人的地方
（大意）。展目這寂靜純藍的大海，可以看得很遠
。人的目光，可以吞下大海。但，人在海裡是渺小
的。同樣，這舞女在人生的大海裡也是渺小的。我
在這人生的大海裡比舞女薰子更渺小，因為她年輕
生命力強，而我是old man。但，人總要活下去。
舞女的目光也能吞下大海。

我獨自面對眼前一望無際的大海，大海的浩瀚
，如果要描述，我們不過是井底之蛙而已。大自然
的豐富與壯麗，任何藝術家的刻意表現都望塵莫及
，此刻也只能望海興嘆，無法用文字再現。只能凡
眼俗見，略說一二。此刻，大海風平浪靜，無風三
尺浪，那是浮誇之徒的胡說八道。遠處微微泛着細
碎的浪花，在太陽光照射下，像靜止的玻璃，平展

展地傾瀉而去，閃爍着點點白光，直奔遠處與天相
接的地方。較遠處的水是藍的。天，是藍的。陽光
下，水藍得發亮，炫目。天藍得發白，醉心。近處
的海水，看上去近灰色，水，有點渾濁，色調陰沉
，有一種凝重之感。綠色的水草，長長如帶狀的葉
片，在水中飄飄忽忽。不知什麼時候，飛來一隻瘦
小的海燕，像閃電掠過天空，旋即在正右方的遠處
消失……

海上雖然依然沒有風，然而海湧已能明顯感到
，這海湧來自海的深處，滑膩的海面在徐緩地晃動
，好似仰面朝天的裸女，嬌嫩、纖細而光着的身軀
若隱若現。恍然見到了川端康成描繪的舞女入浴圖
：她赤條條地片絲不掛。潔白的肌體，柔細的脖子
，修長的雙腿，亭亭如一頭白天鵝。這時，先前那
隻瘦小的海燕不知從什麼地方飛回，正棲息在湧浪
翻滾的海面上了。

我在海堤上短距離地來回踱着，有時也零零落
落地遇到幾個人，匆匆從我的身邊走過。這其中必
然有和我一樣閒着沒事來見識大海的。踱步得久了
，我在堤岸上的一塊草地上坐下來。這時周圍沒有
第二個人。我遺世而獨處在杭州灣的大海邊，如果
從直線走過去（這當然不可能），到杭州灣跨海大
橋很近。此時此地的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孑然一身，是我遺棄了世界，抑或世界遺棄了我
？我在悄然寂然中想起了那年的普陀之遊。這佛教
名山，浮處大海之中。那次我和同事老李遊了普陀
山就來到海邊的沙灘上。

海灘的沙，細如粉塵，那一定是年深日久沙子
遭受浪打水磨的結果。一眼望去，像一幅壯闊、動
人的桔色的地毯。平坦的海灘向遠方飄展、向大海
傾鋪而去。海水很藍，藍得讓人暈眩。天空也很藍
，沒有一絲雲彩。

我和老李脫了鞋襪，捲起褲腳管，赤足走在沙
灘上，感到軟軟的，暖暖的。養生家說，走沙有助
健康。我當時天真地想，如果我能靠海山居，不離
鬧市，仍在人間，真是福大如天了。近水處的沙更
細，但硬（我說不出原因），踩上去感覺到沙的細
膩，麻酥酥的，從腳底透上心來，有一種莫名其妙
的快感。老李雙手叉腰，小腹一挺，像個大將軍一
樣，自感強大的展目遠眺，然後掃視四周。我打量
老李的神情，有種舒坦、陶醉、躊躇滿志的樣子，
並且有點神氣活現。也許此刻的老李自我感覺特好
，也許以為自己真是大將軍呢。這時我們見到了一
對年輕男女，戴着帽遮了大半邊臉，平躺在沙灘上
，他倆分明在享受日光浴。

說起日光浴，我的小小的 「歷史癖」勁兒上來
了。我知道，我國提倡日光浴，當以列子為最早。
《列子．楊朱篇》中記載： 「宋國有田夫，自曝於
日，顧謂妻曰： 『負日之暄，人莫知者，將以重賞
。』」宋國這位不知姓名的田舍郎是我國提倡日光
浴的第一人。後來，晉陶淵明詠貧士詩云： 「淒厲
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唐白居易詠負冬日詩云：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向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

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
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這兩詩都
說日光浴，白傅的詩尤為詳盡，且能在日光中閉目
靜坐，了無欲念，於養心養神最為有益。

那對躺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的年輕男女，男的
赤膊短褲，女的比堅尼泳衣上陣，他們的頭部共同
戴着一頂遮陽傘。一路朝前走，還多次遇見這種
「乾烤白帶魚」式的遊客，而且一律是成對成雙的
「鴛鴦蝴蝶派」。我和老李只攝了一張照，便沒有

什麼作為了。不過，我還撿到了兩塊不大好看、小
而薄的鵝卵石。此外，那個海灘上留下了我們一串
串深深淺淺的腳印……

一輛摩托戴着一個人從我身後的塘路上疾馳而
過，打斷了我的回憶。黃昏漸漸降臨到海面上，天
邊的太陽是橘紅色的。這時，我覺得眼前的大海是
那樣的安寧，那樣的平靜。海濤在遠處喧鬧着，大
海真的迷人！

關帝廟中無字碑 馬斗全

局
長
信
箱

方

元

迷人的大海 魏泉琪

在
荷
蘭
食
鯡
魚

宋
佩
華

難忘夏夜􀎠火焰姑􀎡 展 華

母親料理一家人的柴
米油鹽，衣食住行，所以
和社會各界的體力勞動者
多有接觸。據她透露，無
錫當地賣糧食、水果、蔬
菜的大多是山東人，賣油

條、大餅等早點的是安徽人，搬家、送水的是
四川人，外來務工人員似乎都按照籍貫佔據行
業。過去徽商多做茶葉生意，蘇商多做絲綢買
賣，汪曾祺的小說中也寫到過專出騸豬匠、娼
妓和僧侶的地界。我由此想到，本地的蘇南人
瞧不起蘇北人，說他們從前靠 「三把刀」謀生
發家：理髮師的剃刀、泥瓦匠的刮刀、浴室按
摩師的釬腳刀。土話中還有 「常熟湯鍋」、
「宜興夜壺」之類的貶稱，大體也以各地產品

為標誌，辨明各行業商人、工匠的老家來源。
以前的中國人為什麼以地域為界限選擇行

業？除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條件決定
風物特產以外，還在於以鄉黨、氏族為核心的
熟人社會的運作方式。試想一下，初出茅廬，
去外面闖世界的年輕人，不是在小店中當學徒
、學生意，就是要跟着長輩師父走南闖北。作
為 「勞力者」，他們既無科舉考試作為改變命
運、廣結人脈的手段，如果沒有熟人的介紹、
幫襯，是很難有所成就的。國人素來相信 「幫
親不幫理」，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家
鄉人」，熟人社會自有它存在的先天原因、後

天優勢。
現代中國，風俗遷移，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大都市是

「陌生人社會」，大家素昧平生，誰也無法手眼通天到打通
所有關節，利用熟人關係佔領所有資源。反而是在小城鎮，
凡事要靠家庭背景、人際交往，不容易建立公平、透明的競
爭機制。所以，有人認為，陌生人社會代表了社會的進步；
只有在一個陌生人社會，大家才會根據法律、契約和諧相處
，通過制度和規則、而不是人情好惡來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
依賴。

然而，中國社會目前比比皆是、時常發生的惡性事件凸
顯的卻是陌生人社會中道德規範的普遍缺失。聯想到去年發
生在廣東佛山的小悅悅慘死事件，最近鬧得沸反盈天的癌症
女孩事件，同胞們對陌生人不說是坑蒙拐騙，也是深刻懷疑
。 「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拋卻一片心」的老話依舊很有市
場。陌生人社會是否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中國人
相互之間應該保持多大的熟悉程度才能保證公正、誠信？這
些都還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至少，母親是喜歡熟人社會的。她結識的外地人中有販
賣魚蝦、蔬果的擺攤者，編織毛衣、裁衣縫紉、製作皮鞋的
工匠，也有鐘點工、清潔工、修理工、小區保安。她為人慷
慨熱情，和他們建立了極好的交情。每次她去買菜，總有人
要免費贈送蔬菜，她也禮尚往來，為他們的孩子起名，給他
們帶點吃食、禮品，簡直把陌生人變成了熟人。由此可見，
至少在中國，公平、正義、和諧社會的建立，依靠的不僅是
硬性的法律規章，還有軟性的人際交往。儒家提倡的 「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法理之外另有人
情的觀念，雖然貌似不符合西方人提倡的絕對鐵面無私，卻
更容易讓中國人接受、執行。

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善惡標準？也許，比方說，不殺人
，不害人。但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陌生化」要逐步進行
才能有效、高效。否則，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陌生
人社會」的推行適得其反，法制未普及，反而造成了人情澆
薄、道德空窗。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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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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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南
鄉
村
的
夏
夜
，
是
螢
火
蟲
彈
奏
生
動
音
符
的
狂
歡
之
夜
。
忽

明
忽
暗
的
螢
光
，
與
夜
空
閃
爍
迷
離
的
星
光
交
相
輝
映
，
讓
人
看
得
痴

迷
，
看
得
醉
心
。
上
世
紀
困
難
年
代
，
閩
南
農
村
沒
有
電
燈
，
缺
少
玩

具
，
賞
螢
、
捕
螢
、
玩
螢
是
我
們
小
孩
消
夏
怡
樂
的
一
大
亮
點
。
照
明

是
農
家
人
的
極
大
奢
望
，
據
說
那
時
有
的
農
家
人
不
懂
電
燈
原
理
，
曾

鬧
過
笑
話
：
某
人
到
城
裡
辦
事
，
看
到
電
燈
很
好
奇
，
便
買
來
電
燈
泡

用
繩
子
掛
好
，
全
家
人
就
像
現
在
等
着
收
看
春
節
聯
歡
會
那
種
心
情
，

巴
望
着
天
黑
亮
燈
，
結
果
怎
麼
樣
就
毋
需
贅
述
了
。

暑
夏
的
老
屋
猶
如
一
個
熱
氣
升
騰
的
大
蒸
籠
。
晚
上
我
做
完
功
課

，
便
迫
不
及
待
衝
出
﹁蒸
籠
﹂
。
屋
後
塘
畔
草
叢
中
，
綠
樹
枝
葉
間
，

點
點
流
螢
熠
熠
閃
光
，
把
平
凡
的
灌
木
叢
和
莊
稼
地

綴
飾
得
燦
爛
生
動
，
平
淡
的
黑
夜
因
為
有
了
螢
火
的

飛
舞
而
充
滿
美
麗
的
動
感
。
我
們
暱
稱
這
些
閃
爍
的

螢
火
蟲
為
﹁火
焰
姑
﹂
，
記
得
有
一
道
形
象
生
動
的

謎
語
描
繪
它
：
﹁昆
家
姑
娘
，
夜
晚
乘
涼
，
身
帶
燈

籠
，
一
暗
一
亮
﹂
。
是
的
，
在
童
年
時
代
漆
黑
的
夏

夜
，
總
是
和
這
種
叫
﹁火
焰
姑
﹂
的
小
精
靈
情
緣
難

分
。
看
着
忽
明
忽
滅
的
小
精
靈
漫
空
飛
舞
，
我
們
歡

呼
雀
躍
伸
手
去
捉
，
然
後
裝
進
瓶
子
裡
，
開
心
地
欣

賞
它
們
在
瓶
子
裡
飛
撲
閃
光
。
然
而
，
當
今
生
長
於

層
屋
筒
樓
之
中
，
連
鳥
叫
蟲
鳴
都
難
以
欣
賞
到
的
小

皇
帝
們
，
可
曾
知
道
在
這
迷
人
的
夏
夜
，
有
這
麼
一

種
會
發
光
的
可
愛
小
精
靈
？

閃
光
的
螢
火
曾
經
誕
生
﹁囊
螢
夜
讀
﹂
這
樣
一

個
膾
炙
人
口
的
故
事
，
那
個
叫

車
胤
的
窮
書
生
勤
學
苦
讀
的
執

著
精
神
、
標
新
立
異
的
聰
明
主

意
，
使
無
數
人
讚
佩
不
已
。
在

童
年
的
夏
夜
，
我
就
突
發
過
異

想
，
用
一
個
透
明
小
瓶
仿
古
炮

製
。
也
許
現
代
書
籍
字
體
比
古

代
小
得
多
之
故
，
瓶
子
裡
的
螢

火
蟲
裝
得
再
多
，
閱
起
課
本
也
是
模
糊
不
清
。
不
管

怎
麼
說
，
螢
火
蟲
予
人
益
處
和
啟
迪
的
亮
點
是
值
得

秉
筆
大
書
。
螢
火
蟲
﹁亮
點
﹂
從
何
而
來
？
小
時
無

知
，
覺
得
是
個
謎
。
原
來
，
螢
火
蟲
腹
部
有
數
千
個

發
光
細
胞
，
這
些
發
光
細
胞
裡
含
有
熒
光
素
和
熒
光

酵
素
，
當
氧
氣
進
入
細
胞
時
會
促
成
這
兩
種
物
質
發

生
化
學
反
應
而
發
光
。

夏
夜
憶
念
螢
火
，
回
放
一
段
往
事
。
我
十
四
歲

小
學
快
畢
業
那
年
，
史
無
前
例
的
﹁文
革
﹂
爆
發
，

學
校
停
課
鬧
革
命
，
為
了
生
活
我
跟
着
大
人
們
到
三

十
多
里
外
的
鹽
場
打
工
。
有
一
次
，
家
中
母
親
病
危

，
需
要
我
連
夜
趕
回
照
顧
。
一
路
漆
黑
和
野
獸
怪
叫

，
使
我
渾
身
冒
出
雞
皮
疙
瘩
。
就
在
我
感
到
十
分
恐

怖
時
，
眼
前
突
然
出
現
飄
忽
閃
爍
的
亮
點
，
這
就
是
我
童
稚
的
目
光
曾

經
緊
追
不
捨
的
螢
火
蟲
！
它
們
在
我
最
需
要
的
時
候
，
儼
如
一
束
燃
燒

的
火
把
照
亮
了
我
的
心
，
陪
伴
着
我
驅
除
了
孤
寂
和
恐
懼
的
黑
障
。

螢
火
蟲
雖
然
生
命
短
暫
，
發
的
光
也
沒
有
那
麼
炫
耀
奪
目
，
但
是

它
有
一
分
能
量
就
發
一
分
光
亮
的
精
神
，
鼓
舞
着
人
們
對
理
想
對
事
業

的
不
懈
追
求
和
不
斷
奮
鬥
。
螢
光
微
弱
，
卻
敢
向
黑
暗
挑
戰
，
這
種
大

無
畏
精
神
，
使
我
對
它
產
生
傾
斜
之
愛
，
敬
佩
之
情
！

如
今
，
雖
然
每
年
的
夏
天
依
舊
如
期
而
至
，
我
卻
好
多
年
沒
有
看

到
夜
幕
的
螢
舞
了
。
這
些
年
來
，
我
們
擁
有
了
什
麼
？
又
丟
失
了
什
麼

？
追
憶
昔
年
的
﹁火
焰
姑
﹂
，
我
心
中
不
禁
盪
漾
起
思
念
的
漣
漪
。

讀
錢
鍾
書
《
談
藝
錄
》
，
發
現
一
處
常
識
性
錯
誤

。
明
代
詩
人
楊
昇
菴
《
百
福
寺
夜
宿
》
有
一
聯
為
：

﹁石
房
夜
冷
難
成
寐
，
惱
殺
荒
雞
不
肯
鳴
。
﹂
錢
鍾
書

認
為
楊
詩
不
當
用
﹁荒
雞
﹂
一
詞
，
於
《
談
藝
錄
》

（
補
訂
本
第
四
百
七
十
五
頁
）
批
評
道
：
﹁今
夜
未
旦

而
雞
不
先
鳴
，
是
具
知
時
報
曉
之
德
，
不
得
誣
為
﹃荒

﹄
矣
。
﹂
楊
昇
菴
詩
中
該
不
該
用
﹁荒
雞
﹂
，
此
且
不

論
，
而
錢
鍾
書
批
評
語
﹁未
旦
而
雞
不
先
鳴
，
是
具
知
時
報
曉
之
德
﹂
，
實

有
誤
。
旦
，
訓
為
﹁日
出
﹂
，
即
天
明
，
又
引
申
為
早
晨
。
成
語
﹁枕
戈
待

旦
﹂
、
﹁通
宵
達
旦
﹂
的
﹁待
旦
﹂
、
﹁達
旦
﹂
，
便
是
等
待
天
明
、
直
到

天
亮
。
古
人
常
說
的
﹁平
旦
﹂
，
即
平
明
，
還
有
我
們
常
說
的
﹁旦
暮
﹂
、

﹁旦
夕
﹂
之
﹁旦
﹂
，
也
都
指
晨
。
雄
雞
報
曉
（
俗
謂
﹁叫
明
﹂
）
，
並
非

日
出
、
天
亮
之
時
，
而
在
天
將
亮
時
，
大
體
在
五
更
。
《
晉
書
．
鄧
攸
傳
》

即
有
﹁紞
如
打
五
鼓
，
雞
鳴
天
欲
曙
﹂
句
，
袁
枚
《
子
不
語
》
亦
云
﹁五
更

雞
鳴
，
二
神
始
去
﹂
。
近
世
小
說
筆
記
更
多
﹁五
鼓
雞
鳴
﹂
、
﹁五
更
雞
鳴

﹂
之
類
語
。
俗
謂
﹁雞
叫
三
遍
﹂
，
最
後
一
次
雞
叫
後
，
天
才
亮
。
所
以
不

能
說
﹁未
旦
而
雞
不
先
鳴
﹂
。

若
待
天
亮
後
才
﹁叫
明
﹂
，
則
太
遲
了
，
是
﹁不
知
時
﹂
。
附
帶
說
明

一
點
，
古
人
詩
中
也
曾
有
﹁雞
鳴
見
日
出
﹂
句
，
說
雞
鳴
而
日
出
，
那
是
就

最
後
一
次
雞
鳴
而
言
。

錢
鍾
書
或
因
成
長
經
歷
和
埋
頭
治
學
未
留
意
雄
雞
何
時
報
曉
之
故
，
或

因
偶
粗
疏
而
未
審
﹁旦
﹂
字
釋
義
之
故
，
致
有
此
誤
。
《
談
藝
錄
》
為
名
著

，
錢
鍾
書
已
作
古
，
這
一
不
慎
之
小
誤
，
還
是
指
出
為
好
。

《
談
藝
錄
》
一
處
錯
誤

馬
其
鈍

信
箱
樹
（
攝
影
）

方
元

流動空間流動空間


